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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养老院难进 民营养老院太贵

明天，我们如何养老？
5月4日下午，在成都的人民公园，85岁的王爷爷逛累了，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王爷爷身体硬朗，却担心3个子女今后的养

老问题。“他们每人都只有一个孩子，孙子将来压力很大。”王爷爷担心儿女的赡养，黄田坝社区70岁的李婆婆则更关心自己的养

老，她在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排了一年多队，都没有成功入住。

这个群体正在越来越庞大。截至2013年底，全国老年人口2.02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4.9%。

与人口老龄化局面越来越严峻相伴随的是，政府不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发展养老服务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四川将力争在“十二五”末形成“9073”养老格局，

即90%的老年人通过自我照料和社会化服务实现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通过社区组织提供的各种专业化服务实现社区照料养

老，3%的老年人通过入住养老机构实现集中养老。然而现实状况却是，居家养老服务覆盖面较窄、社区养老基础设施薄弱、机构

养老床位数量低于国家标准，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每一天我们都离养老这个话题越来越近。不管年轻还是年长，现在我们就应该关心这个话题：以后我到

哪里去养老，或者，我家的老人怎样养老？

越来越多的家庭步入 1：
2：4结构，即一对夫妇在

抚 养 一 个 小 孩 的 同
时，还要赡养四个
甚至是更多的老
人。何处安放自
己的晚年，老人
们也有自己不同
的选择。

王爷爷家住
成都锦里东路，
每 天 吃 过 午
饭，他都步行
去人民公园逛
逛。85岁的他身
体还不错，步行
让他有安全感，

“必须每天都要走
路，不走路的话担
心身体状况越来越

差。”
老伴 80岁，两人生

活能够自理，平时喜欢逛公园、下棋打牌
和读书看报。王爷爷有退休干部的养老
金，看起来他和老伴的晚年生活还不错。
因为不想影响子女，也更喜欢单独住，老
两口已独自生活了 10来年。之前孙子孙
女小的时候，还在儿女家里给他们看过孩
子。

王爷爷不担心自己和老伴，却为儿女
的养老发愁。他有两儿一女，但三个儿女
都只有一个孩子。“他们这一辈，养老的问
题比我们更难，到时养老院可能是个去
处。”

71岁的成都市民文先生戴着眼镜，喜
欢读书看报，关注新闻，尤其关注养老方面
的报道。谈起成都的几大公办养老院，文
先生特别清楚，“光华大道那里有一家，龙
泉有，这些我都去过，很了解那里的状况。”

考察多家养老院，是因为文先生早就
做好了心理准备，“不能指望孩子养老。”
文先生有3个女儿，分别在北京、贵阳和
成都，工作都不错。文先生和老伴生活在
一起，每到夏天就去都江堰找农家乐避暑。

谈起今后最希望在哪里养老，文先生
不假思索地回答养老院，最希望的是公办
养老院。“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峻，政府应
该多办养老院，尤其是不以赚钱为目的的
养老院。”文先生认为民办养老机构收钱的
项目太多，“有些养老院的健身场所要收
钱，心理咨询也要收钱，虽然床位费和伙食
费不算贵，可是加上这些价钱就太高了。”

汪家拐街道文庙社区的书记艾全利最
近下院落发现，皇城公寓的张婆婆了却了
一桩心事，“考察很多家以后，张婆婆终于
决定去崇州的一家养老院。”张婆婆有4个
儿女，跟社区工作人员交流的时候，她很明
确地说：“现在要养老，儿女是靠不住的。”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像文先生和张婆婆
一样，接受养老只靠儿女并不现实的状
况。这并非儿女不够孝顺，更大程度上是
因为儿女也逐步变老，并且有他们需要去
应对的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家庭步入
1：2：4结构，即一对夫妇在抚养一个小
孩的同时，还要赡养四个甚至是更多的老
人。这些，都成为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公办养
老机构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为
腾出更多床位，主管部门和养老
院都在积极想办法，却依然难以
缓解一床难求的状况。

前不久，成都市第一社会
福利院书记赵明和院内工作
人员去黄田坝社区介绍养老
院情况，被一位老人“批评”
了。

“我们正给居民做介
绍，一位婆婆说你们别介
绍了，说得再好进不去
也没用。”赵明一打听才
知道，原来这位婆婆排
队等候入住第一福利
院，等了一年都没成
功。

按照《成都市公
办养老机构轮候入
住暂行规定》，公办
养老机构要在满足
政府保障人员即“三

无”老人供养前提下，预留剩余床位30%给
政府保障人员，40%满足特殊群体老人，最
后 30%才用来满足普通老年人。目前该院
共 576张床位，预留 48张床位给政府保障
人员，其余均已住满。入住的除由政府出资
供养的“三无”老人，还有需要自费的特殊
群体老人和普通老年人，普通老年人也被
称为社会老人。而在排队时，3种群体的老
人也是通过3个通道排队轮候。

“目前有意向入住在排队的社会老人
有200多个，不确定会等待多长时间，可能
前面的人放弃了或者联系不上，后面的人
就能很快入住，但等待 1年多也是有可能
的。”赵明还通过另外一件事讲述了床位的
紧张，“没有床位，有人托关系、找熟人想安
排一个老人都安排不进来。”

“一床难求”的局面也在成都市第二社
会福利院存在。

3月1日，第二福利院公布的入住公示
显示，该院共设置床位 1000张，至 2月 28
日共有收养人员 381人，自费人员 379人，
合计 760人，剩余床位 240张。除去设置 60
张用于医疗用床，还能提供空余床位 180

张。
仅一个多月后，4月8日该院公示普通

床位已满，普通轮候通道已登记轮候 22
人。

为腾出更多床位，养老院也在想办法。
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自 2008年搬到目
前在光华大道的新址后，就空了一层楼共
24个标间48张床位预留给“三无”老人，但
因“三无”老人大部分转移到成都市第三社
会福利院，6年来该院的预留床位都是空
的。“我们准备对这一层楼进行改造，留出
部分房间给社会老人。“但这些房间，对正
在排队等待的社会老人来说只是杯水车
薪。”

过去有些老人去医院看病会要求保留
在院里的床位，现在成都市第一社会福利
院规定外出就医住院超过1个月就不再保
留，要办理出院手续。“这样也是为了不让
床位浪费，尽量发挥最大作用。”过去有老
人入住标间，宁愿多出一个床位的钱也不
喜欢跟其他老人住一起，“以后我们会尽量
劝说，加钱也不行，让这种情况不再出现，
毕竟是床位资源的一种浪费。”赵明说。

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
《社会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
年）》，预计到
2020 年，我国
老年人口将达
2.48 亿，老龄
化 水 平 达
17%。到 2050
年，中国将进
入重度老龄
化阶段，届时
我国人口每
三个人中有一

个老人。
在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老年服务与

管理研究所所长、成都老龄事业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隋国辉看来，在进入重度老龄化
阶段之前，约在 2020年左右，就将先迎来

“养老难”小高峰，同时养老服务行业也面
临着一系列机遇和发展关键期。

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陈传书在接受采访时曾介绍，我国在
上个世纪 50-60年代曾出现生育高峰，一
年生育 2000万-3000万婴儿，现在则下降
到每年 1200多万婴儿。隋国辉分析，上个
世纪 50年代出生的人群进入 2020年后逐
步成为“70后”，而我国又自上个世纪70年
代以来开始实行计划生育，这部分人群中
相当一部分只有一个子女，将要面临“上有

多老下有小”的局面。推测进入 2020年后
将迎来“养老难”小高峰。

“从全世界来看，居家养老都是基础。”
隋国辉说，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有 2.02亿，无论何种养老机构都无法承
载，不管从现实条件还是从老年人的主观
意愿来看，大部分都是居家养老。居家养老
不仅仅是家庭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
面临的问题。“没有社区依托，就没有居家
养老。”

同时，隋国辉认为，目前正在老去的人
们一方面具有消费能力，一方面对“单纯指
望儿女养老是靠不住的”有心理准备，对养
老服务产业来说 2020年也面临机遇。“预
计到2020年，养老产业发展会进入一个新
阶段”。 （华西都市报）

三位老人的晚年选择

一床难求的公办养老院

2020年迎“养老难”小高峰


